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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人对 《四库全书》的贡献
王火红，王　娟

（嘉兴学院 图书馆，浙江嘉兴３１４００１）

摘　要：从乾隆三十七年 （１７７２）开始的图书征集到民国时期学者们对 《四库全书》的研究校勘，浙江

嘉兴人一直与此相始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继做出了卓越贡献。嘉兴人进献图书、造福后人，充任

四库，编纂巨著，护书校书，功勋至伟，他们的优秀著述不仅是 《四库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成为了

《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取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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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是对中国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至今被公认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宝库、古代典籍的渊薮。从乾隆三十七年 （１７７２）全国范围的图书征集到民国时期学者们对
《四库全书》的研究与校勘，嘉兴人一直与此相始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延继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进献图书　造福后人

从乾隆三十七年 （１７７２）到乾隆四十三年 （１７７８）， 《四库全书》的征书工作历时７年之久。期
间，乾隆多次下旨在全国范围搜访征集图书，曾在乾隆三十八年 （１７７３）三月二十九日颁下谕旨，直
接点名访求江浙地区的藏书大家，其中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都在点名之列。许多藏书家
积极进献图书，当时嘉兴地区献书最多者为定居桐乡的藏书家鲍廷博。
鲍廷博有书室为 “知不足斋”，藏书极其丰富。乾隆开设四库馆征书天下时，鲍廷博选取 “知不

足斋”所藏精本６２６种，命长子士恭进呈馆中。据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 《总目》）所记，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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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进献书籍被著录２５３种、存目１２８种。鲍家所献之书多为宋元以来之孤本、善本，《总目》收录的
３８１种图书中唐人著述２３种、宋人著述１５０种、元人著述６３种、明人著述１０４种、清人著述１９种、
其他２２种。鲍家所献的 《唐阙史》《武经总要》属于稀世罕见的珍本秘籍，被乾隆题诗冠于卷首，而
且 “并令书馆现行录副，将原书发还，裨收藏之人，益增荣幸”。［１］２１１鲍廷博精于校勘，所献之书多
“手自校讐，一无伪讹”［２］，质量上乘，四库馆臣有时将鲍廷博的校记、识语等与所呈图书一并收录。
因鲍家进呈之书的数量多、质量好且被著录的比重大，故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清史列传·鲍廷博
传》《啁啾漫记》等书称鲍廷博 “为天下献书之冠”。［３］６１鲍氏父子也因献书有功，先后获内府编纂的
《古今图书集成》、内府初印本 《佩文韵府》以及 《伊犁得胜图》《金川得胜图》之赏赐。［４］

嘉兴藏书家朱彝尊有藏书处名曰 “曝书亭”，藏书达９万余卷，名闻海内。乾隆颁下谕旨直接点
名访求曝书亭朱氏藏书时，朱彝尊及子皆卒，书已散出。后浙江巡抚三宝通过朱彝尊族孙搜访到朱氏
藏书６９种进献。［５］朱氏藏书被著录５种、存目２８种。在京的嘉兴籍四库馆臣亦进献图书。桐乡藏书
名楼 “裘杼楼”的第四代传人汪如藻曾进献家藏图籍２７１种，被著录９１种、存目５３种。《尚书详解》
《西昆酬唱集》二书时已 “世罕流布”，幸得汪氏进呈，才可重得著录。桐乡藏书家陆费墀、海宁藏书
家祝德麟、海宁藏书家查莹均进献图书若干种。陆费墀所进图书被著录７种、存目２种；祝德麟家藏
本入集部存目２种；査莹家藏本入史部存目１种。《中国藏书家考略》一书收录历代藏书家４８０余名，
其中清代嘉兴藏书家就有６２人，占１２．９％，位居全国之首。［６］虽然清代嘉兴藏书家很多，但我们也
看到真正参与进献图书的藏书家甚少。究其原因，在于中国藏书文化有 “秘而不宣”的传统，加上清
代文字狱盛行，中国文人多选择不参与或少参与，以求全身远祸。而嘉兴藏书家乐于将珍藏进呈，固
然与清廷多次下旨征集图书的高压政策有关，但也反映了明清时代嘉兴很多藏书家积极的藏书心态。
当时，“图书为天下之公器”的藏书思想已逐渐成为业界共识，藏书家们将所藏书籍公之天下，实为
造福后人之善举。［３］６１

二、充任四库　编纂巨著

《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八年 （１７７３）二月正式开馆。在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四库馆吸
收了很多学有专长、名重一时的文人学者，这些四库馆臣个个学识渊博，无一人是等闲之辈，他们汇
聚一堂，可谓 “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７］四库全书馆开列的任事诸臣衔名表所
列四库馆臣３６２人，如去除兼职的情况，实际任职人数是３６０人。这个职名表，大致反映了自开馆至
乾隆四十六年 （１７８１）底第一部 《四库全书》纂成９年间历任馆职人员的基本情况。遍检该职名表，
发现参与 《四库全书》编纂的嘉兴学者就有１８人，相关信息见表１。

表１　嘉兴籍四库馆臣职名
姓名 籍贯 四库职务 姓名 籍贯 四库职务

钱汝诚 海盐

沈 初 平湖
副总裁

谢　墉 嘉善 总阅官

陆费墀 桐乡
总校官、武英殿
提调官

祝德麟 海宁

冯应榴 桐乡
林院提调官

查　莹 海宁 武英殿提调官

陈万青 桐乡

汪如洋 嘉兴

校勘 《永乐大典》

纂修兼分校官

汪如藻 嘉兴 总目协勘官

钱　樾 嘉善

钱　栻 嘉善

钱世锡 嘉兴

陈文枢 海宁

冯集梧 桐乡

沈叔埏 嘉兴

沈凤辉 桐乡

汪师曾 嘉兴

缮书处分校官

　　嘉兴籍四库馆臣多为乾隆朝进士出身，均是饱读诗书、才富五车之辈。如总阅官谢墉擅长小学、
校勘学，副总裁沈初工诗文、善书法，翰林院提调官冯应榴精于校勘，武英殿提调官査莹精鉴藏书、
画等等。他们在四库馆内各司其职，以其学识专长为 《四库全书》的编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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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复校过 《才调集》，沈凤辉详校过 《古今姓氏书辩证》与 《珊瑚网》，汪如洋分校过 《云溪居士集》，
祝德麟曾负责 《三史国语解》的刊刻工作等。据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所载，祝德麟在发现有未解送
到四库书馆的书籍时，认真核查浙江进呈书目并补送杭世骏所著 《道古堂文集》。此外，嘉兴籍馆臣
在编纂 《四库全书》时还积极建言献策。如祝德麟曾上疏奏请准详校三分全书各员能携书籍归私宅校
勘，以避免当时天气严寒、文华殿环境恶劣而导致的工作迟缓；冯应榴曾上书奏请毋庸查办 《沧浪乡
志》，并认为 “核办禁书，不得拘泥吹求，办理过当，及轻听讦告，致长刁风”，［１］１５５３－１５５４均获准。
而在四库全书馆工作时间最长、所做贡献最大的当属陆费墀。在 《四库全书》开馆初期，陆费墀

大力协助总裁于敏中制订办书各种章程制度；任武英殿提调时，陆费墀总司其事，负责武英殿官刻书
籍及旧有藏书的底本收发及书籍搬运；四库开馆之后，陆费墀任总校官，总理 《四库全书》与 《四库
全书荟要》的缮录工作。陆费氏处事得当 “一切综核稽查，颇能实心勤勉”，深受乾隆赏识。此后，
陆费墀兼任库本 《历代职官表》总纂官，充任 《四库全书》副总裁，又受命办理江浙三阁 《四库全
书》的缮录工作，直至乾隆五十五年 （１７９０）年去世。在忙于馆务之余，陆费墀还著有 《四库全书辨
正通俗文字》一书，为四库馆誊录之人确立了参照标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书为 “乾隆
朝诏修四库全书，用备缮录之人取法者也”。与 《四库全书》相伴１７年，陆费墀 “辰入酉出，寒暑未
尝少懈”，虽因有涉 “违碍”和 “舛错”而受罚赔，但在四库馆臣中，“与 《四库全书》相终始而实际
任事最力，经理出自一手者，殆陆费氏一人也”。［８］

三、学者著述　四库之源

经过四库馆臣严格的筛查，被确定没有 “违碍”或 “悖逆”之处的书籍，依据著录价值的大小被
《四库全书》著录或给予存目。这些书籍由馆臣撰写提要，于乾隆四十六年 （１７８１）汇辑成 《总目》
２００卷。《总目》共收录书籍１０　２５４种，１７２　８６０卷，其中收入 《四库全书》的３　４６１种，７９　３０９卷；
存目６　７９３种，９３　５５１卷。［９］经查，《总目》收录了３０６位嘉兴先贤的著述，其中 《四库全书》著录
８８种、存目４０７种，共计４９５种、６　６４３卷 （另２７种无卷数）。这些著述既丰富了 《四库全书》的文
献内容和地方特色，也是我们探知古代嘉兴学者治学风格、研究嘉兴地方文化的珍贵文献。３０６位嘉
兴先贤的朝代分布与著述数量如表２所示。

表２　嘉兴先贤朝代分布及著述数量
朝代 唐 宋 元 明 清 合计

文人 ２　 １８　 ５　 １６０　 １２１　 ３０６
著述 ２　 ２９　 ５　 ２５５　 ２０４　 ４９５

　　从表２可以看出，明代之前的嘉兴文人著述被 《总目》收录得很少，绝大部分是明清之后的文人
著述。这与任松如 《四库全书答问》中所述 “历代作者，赵宋以前，北部人为多；至宋以后，则以南
部人为最多。而明代以至清初，江浙人士几十之九矣”［１０］是一致的。表２中的嘉兴人朝代分布及著述
数量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嘉兴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唐五代之前，嘉兴虽有一定数量的著述人物，但影
响不大，故著述被收录者仅有陆贽、顾况２人。宋代北方人口的迁入促进了嘉兴耕读文化传统的形
成，也奠定了嘉兴发展的文化根基。明清两代嘉兴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使得嘉兴士子表现出 “不识
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１１］的气概；科举之外，学者们著书立说，或醉心于藏书刻
书，使得明清时期嘉兴文化异常繁荣，因而明清两代嘉兴人的大量著述被 《总目》收录。

《总目》收录的嘉兴人著述中嘉兴藏书家家藏本２９种、浙江巡抚采进本２０８种、通行本９种、永
乐大典本８种，其他近５０％的书籍是嘉兴以外的藏书家进献或其他省份采进，这说明嘉兴先贤的作
品在各地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嘉兴人著述涉猎的范围比较广，各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总目》将
所收录的书籍分４部、４４类。嘉兴人著述中经部８４种、史部１０９种、子部１４９种、集部１５３种，除
了楚辞、释家、时令、载记、纪事本末５类没有著作被 《总目》收录，其余３９类则都具备。
嘉兴先贤中至少有５种著作被 《总目》收录的有１４人，分别是清代平湖的陆陇其，明代嘉兴的

李日华，宋代嘉兴的岳珂，清代嘉兴的曹溶，清代嘉善的曹庭栋，明代海盐的郑晓，明代海宁的朱朝
瑛，清代嘉兴的朱彝尊，明代海宁的陈与郊，清代平湖的陆奎勋，明代嘉兴的陈懋仁，明代海盐的胡
震亨、王文禄和姚士粦。这些学者的著作被收录较多，一方面固然在于著作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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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另一方面也与清政府把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奉为官学有很大关系。陆陇其 （１６３０—１６９３），字稼
书，平湖人，康熙九年 （１６７０年）进士。其为学专宗程朱，排斥陆王，尝谓 “今之论学者无他，亦
宗朱子而已；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１２］故其著作颇受四库馆臣青睐。《总目》收录其著
作１３种，其中经部四书类４种、子部儒家类５种。

四、经典著作　 《总目》典范

清初嘉兴学者朱彝尊在诗、词、文等领域贡献杰出，著有 《经义考》《词综》《曝书亭集》《静志
居诗话》《明诗宗》等经典著作。考察 《总目》，发现这些著作中大量的文献素材及考辨成果被四库馆
臣引用，朱氏的许多学术观点被借鉴，使得朱氏著作成为了 《总目》最重要的取资文献之一。
朱彝尊所撰 《经义考》３００卷，是中国古代经学目录的集大成之作， “经苗悬探，更胜曹仓之

富”。［１３］ 《总目》经部部分对 《经义考》的引用极多，明确提及 “经义考”三字的就有３０９次，其中
提及 “经义考”三字的提要共有２７０条。［１４］ 《总目》主要引用 《经义考》书中的条目、提要及按语，
或定书名、考作者、判卷数、辨存佚、究版本，或信为明证、据以论断、另加申论，有时馆臣所撰提
要中的论据几乎全取朱氏 《经义考》中文字。试看以下两段文字：

至于蔡沈 《书集传》所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实 《洛书增耀度》《尚书考灵
耀》之文。黑道二去黄道北，赤道二去黄道南，白道二去黄道西，青道二去黄道东，实 《河
图帝览嬉》之文。朱子注 《楚词》“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
相通，实 《河图括地象》之文。三足乌，阳精也，实 《春秋元命包》之文。（《总目》卷２３
孙瑴 《古微书》３６卷提要）
不观九峰蔡氏之 《书传》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 《洛书甄曜度》、《尚书

考灵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黄道北，赤道二去黄道南、白道二去黄道西，青道二去黄道东，
此 《河图帝览嬉》之文也，而蔡氏引之，于蔡氏乎何伤？不观新安文公之注 《楚辞》乎？昆
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此 《河图括地象）之文
也；三足乌者，阳精也，此 《春秋元命包》之文也。（《经义考》卷２３９郑玄 《六艺论》条下
朱氏按语）
《总目》还借鉴了 《经义考》的分类体系。《经义考》考经义旨在宗经，而宗经必尊王，因此朱彝

尊的 《经义考》设置了 “御注”与 “敕撰”这两个类目。御注类仅有一条，为顺治帝所注 《御注孝
经》１卷。敕撰类均为诸臣奉康熙之命所作，也只有四条：《日讲四书解义》２６卷、《日讲书经解义》
１３卷、《日讲易经解义》１８卷、 《孝经衍义》１００卷。这四条均以时间为序排列，后均有朱氏按语，
开列奉撰人名。四库馆臣在敕修 《四库全书》给经书分类时受朱氏彻注、救撰二类之影响，将御定诸
书提到诸经之前。

《总目》集部词曲类还征引朱彝尊的词学观点、词籍跋序以及 《词综·发凡》２０余次。提要对朱
彝尊的重要词学观点几乎一一引述，予以肯定，对 《词综》编纂体例、考订、取录等也全面评述，无
一句批评。［１５］ 《总目》还明确援引朱彝尊 《曝书亭集》序跋达４２处之多，其中直接采用朱氏论断及
对朱氏论断作肯定评价者就达３５处。［１６］此外， 《总目》集部提要中还引用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８１
处、引用朱彝尊 《明诗综》６３处。可以说，朱氏的著作几乎成了四库馆臣撰写 《总目》时参考的
典范。
另外，明末清初嘉兴的著名学者、藏书家、诗人曹溶，所辑丛书 《学海类编》收书４３１种，分经

翼、史参、子类、集余４类，选择较严，不收玄虚、荒诞和已刊之书。此书也是四库馆臣参考较多的
嘉兴人著述，被 《总目》引用１３次。四库馆臣多在考释嘉兴籍文人著述时，引用曹溶之说或为定论
依据、或为考证依据、或为版本考辨依据。

五、护书校书　功勋至伟

嘉兴籍文人志士以保存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在 《四库全书》的保护、校补和研究等方面
做出了很多努力，其中贡献最大者首推张宗祥和张元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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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祥 （１８８２—１９６５，原名思曾，后改名宗祥，海宁硖石镇人）。清乾隆年间 《四库全书》编成
后，曾发给杭州文澜阁一部。后太平天国兴起，文澜阁书籍散失于民间，成为市肆中包物的材料，虽
经丁丙兄弟多方收购补入，还是散失颇多。１９２２年，张宗祥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时，余存的 《四
库全书》已从文澜阁迁入隔壁的红洋房。张宗祥以补抄 《四库全书》为己任，于１９２３年多方筹集经
费后，总负责 《四库全书》的补抄工作。到１９２４年底， 《四库全书》全部补抄完毕，此次补抄史称
“癸亥补抄”，总计补抄阙书阙卷２１７种、４　４９７卷、２　０４６册，同时还校正丁丙抄本２１３种、５　６１０卷、
２　２５１册，重抄５７７页。［１７］抗战开始，文澜阁 《四库全书》辗转迁至贵州、重庆。抗战胜利后，在张
宗祥的争取之下，文澜阁 《四库全书》终于得以回到杭州。
张元济 （１８６７－１９５９，字筱斋，号菊生，海盐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９年间，张元济任职于商务印书

馆。鉴于 《四库全书》在清末毁坏严重，为了挽救这些岌岌可危的古籍，张元济于１９２０年开始就与
当局商议让商务印书馆主持影印 《四库全书》，后因经费不足、战乱频繁等被搁置。在张元济的多方
呼吁与积极奔走之下，最终商务印书馆选取稀见珍书２３１种、１　９６０册，于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５年刊行了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１８］这些书都非常罕见，且版本精良，出版以后深受学术界的欢迎。张元济影
印 《四库全书》的初衷启发了后代学人，其未竟之业于今都得以实现。
在民国时期 “四库学”刚刚起步之时，张元济就已经触及到了 “四库学”研究的核心———对 《四

库全书》及 《总目》的考察，他的一系列成果直接推动了我国 “四库学”研究的发展。针对 《四库全
书》在选目与抄写方面的不足，张元济积极改造 《四库全书》，先后主持编校、辑印了 《四部丛刊》
《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在编印过程中，张元济尽可能采用最古的刻本，其所选底本多为宋元旧刻旧
抄；他还认真参校众多版本，以确定四库底本，凡四库著录者，多援以相互比勘，评论库本之优劣得
失，故其所编印之书所用底本多优于 《四库全书》。此外，张元济注意到 《总目》撰写出自多人之手，
且受朝廷正统影响，瑕疵甚多。因而张氏每得一古籍，但凡见于 《总目》者，必将其与 《总目》中提
要相比照参考，发现并订正 《总目》谬误６０余条。［１９］

综上所述，嘉兴先贤为 《四库全书》这一巨著的编纂与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与 《四库全
书》一起成为了后世嘉兴人永远的骄傲；《四库全书》亦为嘉兴人提供了展示学术才能的平台，如此
众多的嘉兴人与 《四库全书》相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嘉兴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然而，这并不是嘉
兴人与 《四库全书》的全部，当代嘉兴人对 《四库全书》的关注与研究从未止步，嘉兴人保护与传承
传统文化的行动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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